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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走读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作品选登

（一）
儿时，指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

那时，永康是个很小的县城，东

西向的胜利街和南北向的解放街，

以一个“ T ”字型构成了永康城。

解放街从T字街口往北延伸至

汽车码头，长度是胜利街的几倍。

沿街聚集着许多商铺，两侧如蜈蚣

脚一般伸展出众多巷弄。这些巷弄

里藏龙卧虎，曾经居住过许多风云

人物，比胜利街更繁华也更有内涵，

成为永康县街的代表。那时，乡下

人进城通常不讲进城，而是说“到永

康县街”，或者说“到县街”，甚至简

化成“到街”，大家便都明白他是进

城了。而这“街”主要就是解放街。

不到解放街，这趟城就等于白进了。

（二）
解放街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天

堂。我住在徐震二公祠后面的十三

间，也就是现在的林炎博物馆，属三

多巷，文革时改称学军巷，也可从大

司巷进。我母亲在被服厂上班，被

服厂先是在三多巷口，后迁至下街

百货公司隔壁，都是解放街的店面，

这就为我们在街上玩提供了先决条

件。

儿时，觉得解放街很长很长，以

武义巷为界，分为上街下街。而我

们则将它分作三段，大司巷往南为

下街，大司巷到武义巷为中街，武义

巷往北为上街。小伙伴们都有地盘

意识，虽然彼此都认识，但下街的人

一般不玩到上街去，上街的也是这

样。倒是我们中街的左右逢源，上

街去得下街也去得，所以整条解放

街包括巷巷弄弄跑得烂熟。不过往

上一般也只到东街西街为止，再上

就很少去了，因为空空荡荡没啥好

玩的。记得有个尼姑寺，有永康中

学，有个碾米厂，再就是汽车站。那

时不允许私人开店，所以冷清得

很。除了西街巷口有间副食品店，

汽车站旁有工农兵饭店，就没什么

去处了。

（三）
之所以称北为上街南为下街，

可能是由地势来定的。北高南低，

落差不小，就高为上低为下了。这

种地势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玩法

——滑倍轮车。就是用四个或三个

轴承做成的类似现在的滑板车，一

个人坐上面，另一个人在后面推。

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称轴承为

倍轮，这个是舶来品，是否是音译？

在平地上推车太累人，我们就

想出办法，从上街推到下街。哇，省

力多了！我们大叫大嚷，乐此不疲

地一趟趟滑着。我们是开心了，但

惹恼了街两旁的居民。倍轮是铁制

的，在水泥地上滚动会发出非常刺

耳的噪声。我们玩耍不分白天黑

夜，大人们不堪其扰，向我们发出一

次次警告。我们充耳不闻，依然我

行我素，乐在其中。大人终于火了，

当街拦住我们，没收了我们的倍轮

车。

那时的玩具都是我们自己做

的，要找到四个轴承做成这么一辆

车，真的需要九牛二虎之力。我们

当然不肯，哭着找上门去讨要。大

人当然不会真的要了我们的车，只

是吓唬吓唬罢了，骂了几句就还给

我们了。不过，自那以后，我们真的

不敢在街上滑了。

（四）
解放街的回忆是写不完的，几

乎每一条小巷都有我少年的踪迹。

就择一些记忆深刻的来写吧。那

时，街上没有这么多路灯，灯光也非

常灰暗，巷里就更不要说了，整个就

是黑灯瞎火。常常晚上玩迟了，要

回家，看着巷内黑漆漆的，生怕里面

有什么东西，实在不敢走。就在巷

口等大人，有大人来了跟在他后

面。但大人往往半路就到家了，或

者中途折到另一条巷去了，那就只

好自己硬着头皮走了。那时候，人

真的很少，家家又都点煤油灯，整条

巷拐来拐去黑咚咚的没一点声音，

吓得我头皮发麻，越走越快，像逃鬼

似的逃回家。有一次，走着走着，感

觉背后踢踏踢踏跟着什么东西，我

走快它也快，我停下那声音就不响

了。我紧张得心里直发毛，以为真

的鬼上身了，怕自己哭出来，就“啊”

的大喊一声，猛回转身，原来是一个

比我小的小孩跟着我，凑近一看是

认得的，都哈哈一笑，互相壮胆了。

（五）
那时，大家都很穷，我们小伙伴

就去捡废品卖，换几个零花钱。但

废品也很少，废玻璃废铁废纸什么

的捡不了多少。拿到胜利街山川坛

那边的废品收购站去卖，人家嫌少

还不要。后来找到一个门路，捡香

烟头。是一个在上街摆香烟摊的老

人找我们的，叫我们捡香烟头卖给

他。香烟头就是没吸完的烟屁股，

那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都剩下一

段烟屁股。我们满世界找，终于找

出了门道。先是电影院，电影院紧

邻解放街，大概在现在文化馆的位

置。看电影的人吸烟多，烟屁股肯

定就多。但往往电影一放歇，工作

人员就开始扫地了，根本不容我们

捡。我们看垃圾倒哪里，第二天一

早就到垃圾堆里捡。电影院扫出来

的垃圾除了烟屁股，基本没别的东

西，倒真感谢帮我们扫到一块儿

了。再是会议室。那时开会的地方

很少，基本就在武义巷到健康巷那

段街上的城关公社和环城区委，会

议室地上烟头很多，捡得我们不亦

乐乎。但要快进快出，在那上班的

工作同志要来赶的。

我们把烟头剥出来，包好烟丝

卖给那老头。老头一看这么多，就

故意压价，随便打发我们几毛钱。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烟屁

股值多少钱，看到几毛钱就高兴得

不知东南西北了。

我们当中有几个精明些的，去看

那老头卖香烟，发现他把我们的烟丝

卷成香烟，卖一分或二分钱一支，而

他自己的土烟一包才八分钱。我们

就去和他谈判，说太便宜了，以后不

卖给他了。他就答应加价，并要我们

按烟丝的颜色，黄一些的和暗一些分

开来，黄的可以贵一些。我们靠卖烟

屁股挣了一点钱，可以买棒冰买凉粉

买糖梗吃。但不久那老头就不见了，

估计是不能摆摊被赶走了。这条赚

钱的路子就断了。

（六）
T字路口左右两边，电影院下来

的解放街边，桃花巷口也就是大司巷

口对面，还有三多巷口对面都有副食

品店，我们卖烟屁股后有钱进去买糖

吃。但后来柜台里越来越空，卖的东

西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玻璃瓶

的橘子罐头了，这当然是我买不起

的。一次，口袋里有两毛钱，我上下街

找吃的买，可是什么都没有，只在T字

街口的跃进台前，看到一个卖生番薯

的，一问要两块钱一斤。那时两块钱

能买三斤肉，豆腐是七分钱一斤。我

饥肠辘辘，递上两毛钱，那人看了一

会，给了我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番薯。

那年头我七八岁，并不知道世上

发生了什么，但解放街上有一笔沉重

的记忆，至今挥之不去。听大人讲是

三年困难时期，遭遇自然灾害，食物

奇缺。我是居民，有粮票可以买米，

我邻居是农民，吃野菜吃金刚刺根，

吃得大便拉不出。解放街两旁种有

两排白杨树，先是树叶被摘秃了，后

来看见有几株树皮也被剥光了，只剩

下白森森的树干。那时，树叶能吃已

然知道，但树皮也能吃吗？小小的心

灵里画下大大的问号。

（七）
解放街留下儿时的苦难，也留

下儿时的快乐。那时，简简单单，

但求温饱。街窄屋低，没有一部汽

车，有脚踏车骑过都很牛了。推过

的都是人力车，有独轮的，有双轮

的。说到双轮车又有故事了，是阿

仙和她的老公。阿仙是个智障女

人，她老公在搬运公司拉板车，平

时⋯⋯

哎，还是打住吧！写得太多了，

下次再说。呵呵，那就拜拜啦。

解放街的夏天
□张泽宏

对解放街的记忆，最深刻莫过于夏天。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前中期，三年困难

时期刚过，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短暂的、安宁和

谐的日子。

小城的夏天是我们小孩子的天堂。被学校关

了一个上半年的孩子，终于有了可以任意挥霍的

假期。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切旧课本旧

作业簿通通归置在一起，然后就等着巷子那头传

来敲糖的山羊胡子老头“咚咚咚”的货郎鼓声，还

有那一声声尾音拉得老长的吆喝：“破鞋头破布头

敲糖啦⋯⋯破面盆破铁锅鸡毛鸭毛鸡肫皮牙膏皮

——街狗皮不要的啊⋯⋯”“旧书旧簿旧字纸倘有

都拿来啊——乌抽墨要伐？要要要，只要你拿得

来，水攻山大烟囱我都要——敲3块糖！”敲糖老

头一手比划着“ok”的手势，一边和孩子们调侃。

那时候永康县街有很多敲糖担，但我们最爱等的

还是这个会拿水攻山大烟囱开涮的老头。

那时，我家就住在凉风桥巷（后来叫健康巷）

凉风桥附近。小巷快出头，南边有一座石牌坊，

坐南朝北，牌坊下是一堆堆破砖烂瓦，当时也是

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只是自从有个夏天，我老

爸在那破砖堆里敲死一条大蛇后，我们才发现那

石牌坊下原来那么阴森恐怖。牌坊下去一点的

北面，是一座粮食部门当仓库的大祠堂，再往下

就是人民医院了。凉风桥是小北溪注入华溪前

的一座石拱古桥，桥的拱券高高，约有十几步台

阶，因在两溪交会处，一上桥顶，四面凉风习习，

汗水立干。凉风桥巷，因桥而得名。

桥下游，华溪水缓缓而淌，最宜戏水捉鱼。

午后，不管太阳多毒，不管父亲把家门锁得多

紧，我们总要从门口上方的气窗爬出去。到了

溪边，先找几把稻草，结成一段两三人长的草

把，然后两人拉住草把两头，在溪水中围一个小

半圈，再慢慢往溪滩边拉，最后快速推上沙滩，

那各种各样的“白条”“红宫”“宽口”“游嘴扁”就

在沙滩上蹦跳着任我们摆布了。一个夏天下

来，我们兄弟总能晒上好几斤的鱼干，可以挣点

买棒冰的钱。虽然后背上总是被毒太阳晒脱几

层皮，又经常因偷跑被老爸发现，添几道皮带抽

出的血杠，但是我们还是抵挡不了华溪水、华溪

鱼的诱惑。特别是华溪发大水的时候，那是拼

了命也要去的。我们最喜欢干的就是在东库

“大洋桥”上往溪里跳。那东库桥离水面有六七

米高，往桥栏上一站，桥下浊浪翻卷，漩涡接踵，

然后高喊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就跃入溪

中，随着洪流载沉载浮，一直飘到凉风桥下游的

黄店磡，或者三眼井桥才上岸。

最难挨的还是晚上。永康俗话说：“冷是私

己的，热是上注的。”那时的小城居民无论贵贱

贫富，谁家里都没有电风扇，要寻点清凉地儿过

夜可不容易。一等太阳下山，大街两旁，小巷转

角，就摆满了竹床、竹躺椅、店门板。有的人家

连这些都没有，就干脆直接往地上铺草席竹

席。铺席架床之前，先往地上一遍遍洒水降

温。富裕点的人家，点上一圈用锯末、雄黄配置

的蚊香，手头紧的，就点一把端午节插门留下的

艾蒿驱蚊。最不济的人家什么也不点，就挨着

人家的床边铺席，摇着蒲扇葵扇，蹭点蚊香艾蒿

烟，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你占便宜。这整整一

个夏天，那整整一条街的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贵

贱，就那么大裤衩、小背心地“赤诚相睡”到天

亮，却也从来没出现过“咸猪手”或者桃色新闻。

前半夜，凉风未起，大家就盼着那上街寄售

商店的“盲眼忠”能来为乘凉的街坊们讲上一段

“济公传”。这“盲眼忠”讲驮话的本事堪称永康

县城一绝。听罢“驮话”，晚风起了，夜凉了，大

伙才打着哈欠，恋恋不舍地回大街各自的床、铺

睡觉去了。

儿时的解放街
□朱维安

房源信息
求租厂房

城西新区附近 3-4 层，底
层 500-700 ㎡ ，做 注 塑
机。18867175258

厂房出租或转让
城 西 330 国 道 旁 占 地
5000㎡店面厂房出租或转
让18258978889，768889

厂房出租
8196 东阳横店工业区总
面积 20000㎡厂房，可分
割 ，适 合 生 产 保 温 杯 。
13777539288，13566722535

厂房转让
8200 芝英镇南市街 110
号 占 地 1100 ㎡ ，建 筑
2000㎡厂房转让。联系：
18705797125卢

二楼厂房出租
8224，600㎡，家具市场后
18757827666，508345

西虹花苑排屋转让
8228两间半13506599903

杜山头厂房出租
8249，800㎡，13858928197

转 让
8254 总 部 金 济 大 厦
929 ㎡ ，锦 绣 江 南 套 房
241 ㎡ ，总 部 人 才 公 寓
二 套 。 联 系 号 码 ：
13566916008，287679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39 永康市古山惠香糕
点房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 管 理 局 2012 年 10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0030315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惠香糕点房
2018年6月20日

声 明
8243 罗鹏、罗玉影夫妇
遗失孩子罗宇航 2015 年
4 月 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正、副页），出生证号：
O331121114，声明作废。

声 明
8257 李益正、陈群巧夫
妇 遗 失 孩 子 李 婧 萌
2012 年 8 月 22 日 的 出
生医学证明（正页），出
生 证 号 ：M330205117，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46 永康市东城堡中堡
汉堡店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4 年 11
月 11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1210935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堡中堡汉堡店

2018年6月20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47 永 康 市 启 康 厨 电
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永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 年 4 月 21 日 核 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4344139188J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启康厨电科技有

限公司
2018年6月20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48 永 康 市 东 城 洲 亮
酒庄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 管 理 局 2012 年 9 月
11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1151481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洲亮酒庄
2018年6月20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52 程 洋 遗 失 永 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2013
年 9 月 26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330784MA2FM1G41W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程洋
2018年6月20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262 永康市古山金晓五
金经营部遗失永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7
月 1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0055679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金晓五金经

营部
2018年6月20日楼美如楼美如 摄摄


